6．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神学意义有哪些解释？
在罗马帝国，钉十字架是处死罪大恶极的罪犯的死刑，是最痛苦的和最羞辱的方式。那些没有罗马公民身份的政治的叛乱者才会被判处被钉十字架。
基督教会从没有形成任何有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的教条。“神学历史的一个更令人注意的和不时谈论的方面是，没有一种救赎的理论一直被所有基督徒普遍地接受。”（詹森，1999，186页）人们一直认为，如果神圣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基督神人两性的教义是正确的，将自然会出现对十字架的意义的真正的理解。另一个原因：当圣经谈论十字架的时候，圣经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形象和概念，对上帝之子的受苦的“动态的图画”做过分的理性的解释，这样的努力将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当我们藉着洗礼和圣餐与被钉的主联合的时候，十字架的意义通过其效果将会被最好地加以认识。
A．作为牺牲的十字架
理解耶稣被钉的意义的最好的方式是将其放入旧约的处境中。通过对以赛亚书53章的解释，（詹森1999，185页）：“如果现在我问这如何工作，如何基督的死会使走迷的羊与天父和解，我们将不会在新约中找到很有理论性的回答。从旧约中可以看到基督受死的功用，并且新约所作出的解释使用了丰富的旧约语言。基督的死是救我们脱离罪的‘赎价’，它是一个祭牲，更清楚地说是一个逾越节的祭牲，或者是立约或代赎的祭牲。”
因此，对耶稣的十字架的意义的正确理解是要在犹太人逾越节祭牲-和整个旧约献祭体系（在〈利未记〉中被加以详细说明）-和它们的完成和应验（自此之后将不再需要任何的祭牲）之间的连续性中去理解它。新约的希伯来书特别解释了这个神学的意义暗示这样的观念：旧约的献祭是唯一有效的祭，即上帝的大祭司自我献上的预期的象征性的预兆。结果，唯有这个真正的祭能除去世界的罪。
基于旧约的献祭系统，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在基督教对基督受苦的理解中，血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参创9：4-5；利17：10-14；罗3：25；来9：11-14；22等）。血是活物“有生命的液体”；罪侵害了上帝创造的生命，“有生命的液体”对那种侵害作出补赎。
基于旧约，我们也能说，耶稣就像赎罪羊，他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见利16：20-22：藉着将手放在羊的身上，以色列的大祭司认罪，并将百姓所有的罪放在羊的头上。）。在他的受难中，耶稣将人类所有的过犯，人类对真理的恨恶，人类对上帝和善的轻蔑，以及人类不能从他的创造者接受善，都“吸收”到他自己里面。耶稣不是“一位残酷的，嗜血的上帝”（布特曼）的牺牲品，而是人类恶魔般的侵略性的牺牲品（记住我们在论罪的教义时所说的：人类是唯一自相残杀的动物！）耶稣的十字架是“有关人性的最高的科学”，它像“集体的心理分析”，显明了人类存在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性。保罗说，上帝“为我们的缘故，使那不知罪的成为罪（原本没有罪的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 （林后5：21）。他将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并在他里面毁灭了一切的罪。路德说，耶稣成为“最大的罪人”，将整个人类的罪愆都背负在他自己的身上。当“最大的罪人”被钉死的时候，我们的罪和过犯都被毁灭被除去了。
从犹太人和罗马的处境来看，也同样会产生救赎的观念，藉着支付赎金就可以买得一个奴隶的自由（罗3：24；加3：13等）。耶稣支付了我们所欠的爱的债（我们未能实行上帝赐给我们的爱的律法），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救赎也意味着从罪，死亡和撒旦的暴君式的奴役中得到解放（记住路德在他的大教理问答中对使徒信经的第二个信的解释）。
B．作为得胜的十字架
在教父时期得胜者基督的主题是理解十字架意义的一个很流行的方式。部分地，这个理论在新约中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在他的十字架上，基督战胜了罪，死亡和撒旦的力量。但是，当将它看为付给撒旦的赎金的理论时，它有一个非常弱的圣经基础，并且它甚至含有一个道德的问题（上帝是有欺骗的罪）。
理解耶稣如何战胜撒旦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式是，将他的十字架看为对撒旦的骄傲的毁灭和除去。就如我们先前所讲的，在经典的神学中骄傲被看为是撒旦堕落的根源。从未有过的圣者耶稣现在并没有用他的权利和大能去使他自己逃避受辱，这是人用最羞辱和最痛苦的方式加给他的。藉着这样做，耶稣显明了最大的最极端的羞辱，因此行了能被想到的“最反对撒旦的作为”（参见腓2：5-11节虚己的主题）。
C．作为通过满足（上帝的要求）而赦免的十字架
这个解释的模式被坎特伯雷的安瑟伦很好地加以发展，其有一个圣经的基础，但它也是处境化的，与当时罗马和德国的法律实践相一致。这个模式在西方神学中被广泛地加以接受，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注意下列一些概念：
-满意

-代表
-参与

-代替。

确信你也明白下列这些概念：
-赎罪
-复和

-救赎

-赎价

-补赎

-代为受苦。
D．作为基督徒生存模式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最基督教最重要的救赎论的象征和概念。但是，我们的生存受到原罪及其结果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形下，十字架对我们的生活和伦理的行为也有意义。耶稣并没有应许他的门徒一条光明的和平坦的道路；相反，他要求他的门徒“背起他们的十字架，跟从我”（太16：24等）。
这至少意味着，因着上帝恩典的大能我们能忍受此世生活的艰难，能接受我们自己和我们邻舍的软弱而不会丢失希望，能承受邪恶世界的攻击而不报复。上帝似乎加给一些基督徒特殊的重担或苦难（例如疾病）作为他们的十字架让他们去背负。甚至在遭遇最大的灾难的时候，一个信徒也不是独自经受他的苦难，那位曾背负过最沉重的十字架者与他或她同在。路德特别强调“十字架神学”，说“我们的生活有十字架的形式”。十字架神学的对立面是“成功福音”，其应许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有完全的健康，幸福和成功。
背十字架也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耶稣的十字架成为了神人之间的和平，因此，我们被召是要在这个满有侵略性的世界中，将和好带给其他的人。

因着所有这些不同的理解，耶稣的十字架是最极端的和最具体的表明了上帝对人类的爱。耶稣的十字架最清楚地证实上帝是爱！耶稣的十字架是物质的，历史的证据和上帝赦免恩典的明证。我们蒙赦免的确据不是基于某种抽象的意愿性的思想，而是基于耶稣十字架的历史事实。
拒绝那种认为所有的人都将最终获得救恩的普世得救论的观点（奥利金提出来的，许多启蒙时期的神学家接受这样的观点）。他说，复和是准备好了的和普遍有效的—耶稣是为整个人类的罪死了—“但是必须考虑另外的方面”。
 “基于基督代死的赎罪需要人自己的认信，洗礼和信仰”。
8．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件吗？为什么它应该是一个历史事实？
（1）空墓，和（2）复活的主的显现时，
从一开始，基督徒就将耶稣的复活看为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父因着圣灵的大能所复活的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人，耶稣复活是肉体和灵魂的复活。四福音书都提到空墓，四福音书和新约的书信（哥林多前书15章：耶稣曾向500多人显现）也提到复活的主的显现。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的耶稣的复活是早期基督徒见证，即使徒宣道的核心内容。
历史上用来反对耶稣复活的论点：
1. 耶稣不是真的死了，他不过是昏迷了。
我们可以这样加以反驳：罗马士兵的职业责任是核实被处决的罪犯是不是真的死了。并且耶稣的坟墓被兵丁加以看守，如果他们失职了，他们将不得不付上生命的代价。
2. 耶稣的身体是被他的门徒们偷去了：基督教是基于一个骗局！
我们可以如此加以反驳：在罗马兵丁的看守之下，门徒如何能从坟墓将耶稣的尸体偷走？如果基督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骗局，它如何能屹立于2000年的历史中？如果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个谎言，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信徒选择殉道？
3. 与复活的主相遇是幻觉，是一个愿望性的想法的心理学的投射。
我们可以如此加以反驳：耶稣的门徒们没有显明愿望性的想法的迹象。相反，在耶稣被捕后，他们非常害怕，有人甚至否认他们认识他。他们与复活的主相遇后，他们开始也是很固执，只是慢慢地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确实发生了某些事，它戏剧性地改变了耶稣的门徒！
在强调理性的启蒙神学中，否认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相当流行；神迹是属于未经启蒙的神秘想象的世界。“现代”人不能相信这样的事情。自从赛慕勒（死于1791年）以来，新约释经学的自由的传统认为，耶稣是否从死里复活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耶稣的身体复活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的信息的复活”：他的关于爱和公义的上帝国度的福音在他的门徒们的思想中复活了，并且他们继续去宣讲耶稣的这个信息。布特曼认为，耶稣的身体复活的观念只是耶稣门徒们的信仰的一种“神秘的”投射，是他们正确地理解历史耶稣的使命的一个表达。布特曼进一步说：基督教信仰不是相信某些“信仰的客体”，那是“律法”宗教的模式。相反，基督教是“纯粹的信仰”，“与耶稣一同”相信和“像耶稣所信的那样”相信。布特曼受到施莱马赫的影响，施莱马赫将耶稣看为信仰的“理想的模范”。
最近的神学拒绝耶稣复活的主观的心理学的观点，并转回到古典的立场：耶稣复活的事实创造了复活的信仰，而不是相反。
复活的事实使门徒相信耶稣的复活，而不是他们信仰的“事实”创造了复活的“神话”。
9．耶稣复活的神学意义。
马利亚之子，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体复活是基督教的房角石。它也是基督教值得相信的最重要的标准：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基督教就不是可信的，就不值得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要的神学意义如下：

1. 正是因着他的复活，早期基督徒理解和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和以色列的弥赛亚：“他藉着从死里复活显明是上帝的儿子”（罗1：4）。见证耶稣的复活是使徒对耶稣见证的主要内容：“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以近个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徒2：32，36；3：15；4：10；5：30-32；10：40；13：30-33等）
保罗特别强调（林前15：14-19）：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仍然是罪人，没有赦免，我们的信便是枉然，毫无益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的受苦就是徒然的，没有意义的，对我们或对这个世界来说，就没有一个更好生活的希望。
因着复活，早期基督徒们看耶稣在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上的死不仅仅是一个好人的死，而将其看为是上帝儿子的死。正是这个原因，耶稣的死能够担当世界所有的罪，因为他的复活，耶稣能被看为世界的救主。因此，使徒对耶稣复活的见证包括一个神人之间复和的见证，以及耶稣的十字架对我们罪的救赎。
记住那位复活的主想让他的门徒从他的伤口而认识他（约20：27），这是重要的。基督是“得胜者，因为他是受害者”。十字架和复活联系在一起的。谈论没有十字架的复活会导致凯旋主义。
神性显明在历史的耶稣中有三种方式：
1. 在他的宣告中，耶稣宣称他是上帝的统治和上帝的救恩的中保。因此，他的教训带有闻所未闻的权威，反对当时的犹太人（参上面第四个问题）。

2. 历史的耶稣的整个的事工是基于他与天父的特别的关系。他声称他与天父有一个亲密的联合，这使他与当时的犹太人一再引发辩论和冲突。

3. 潘能伯格说，历史的耶稣的神性的最后的和最重要的证据是他的复活。这也证实了上面的两点，说明他的不同寻常的声称是真实的。当耶稣因着他的赐生命的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父“为受谴责的和被钉死的耶稣辩护”。耶稣所宣告的上帝的统治正在来临。
在教父神学中发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重点的改变：早期的基督徒们认识到耶稣的神性是基于他的复活，但教父们看到，耶稣的降生，他的道成肉身是显明他的神性的基础。在潘能伯格看来，只能以复活为基础，才能理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不是起点，而是最后的高潮，显明耶稣的神性是为了人性。
2. 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的父已经接受的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耶稣的救赎和复和的工作。上帝之子的血足以洗除历世历代所有的人的所有的罪。复活就如同父在帐单上“签字”：刑罚已经受过了，债务已经偿还了。
3. 耶稣已经战胜了邪恶的力量:罪,死亡和撒旦。我们的仇敌已经被打败。当我们与苦难和恶的问题（神义论）争斗的时候，这给我们带来希望：上帝正在与我们一同受苦，他是满有同情和怜悯的上帝，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他已经向我们证明，苦难将有一个终结。不但如此，对在历史的终局上帝正义的希望必需承担这样的事实：有多少不公义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中。路德正确的说过，“我们最后的审判”将向我们显明在历史终局上帝的正义。
4. 我们和整个世界都有新造的希望，即在历史的终局一个更好的，甚至是完美的存在形式。这种希望不仅仅是某种意愿性的想法，而是基于一个具体的，物质的，耶稣身体复活的历史事实的一个希望。对于永生，我们有一个历史可靠的，物质的证据。
5. 对上帝来说这个物质的世界是十分重要的。耶稣身体的复活强调上帝创造的善，强调这个物质世界的善。我们相信肉体的复活意味着在新造中上帝将使用他在首先的创造中所使用的元素，在首先的创造和新造之间存在一个连续性。首先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但新造（第二创造）将是从有到有的创造。上帝将用这个世界的最好的元素纯化并使他创造的工作变得完全。
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上帝为人类的原初的好的创造计划和世界将不会因为恶与罪而失败，而在历史的终局它将得以实现。在这种方式中，就如阿奎那所说的，“上帝将带出某种更大的善，即便在犯罪之后。” 路德提醒我们：“复活的应许不是仅仅写在一本书中，而且也是写在春天发出的每一片新叶上面。”

6. 新造并不是意味着简单地回到首先的创造，第二乐园比伊甸园在一个高得多的水准上。我们将比亚当和夏娃与父，子和圣灵的生命更加密切地联合在一起。在这种意识上，亚当和夏娃仅是上帝创造工作的“半成品”。
为什么：耶稣的复活意味着我们人性的改变和得荣。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像以前一样是一个人的存在，但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和他整个的人都是“被荣耀了的”。当我们在讲创造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学习了保罗的教训：在我们复活之后，我们将改变形状，我们将参与基督的荣耀，在他的荣耀中。我们将成为如同基督一样，我们的人性将比我们现在所有的人性更加完美（罗8：29；林后3：18；也参见约一3：2）。
我们的存在仍然是我们人的存在—我们不会成为神！（记住混合金属与火，盐与水等等的隐喻）--但在圣灵的新的创造大能中，我们将会与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蒙福的永远的生命完全联合。--这都是为了荣耀和赞美我们的天父！耶稣的神性的生命将穿透我们人性的生命，藉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将被改变成为他的样式。在神圣三位一体和我们之间，将有完全的团契或联合。我们将是神圣三位一体的居所。因为上帝是爱，他想要与我们，与我们的人性联合。这是我们希望的终极的目标。这希望的坚实的基础是使徒们对拿撒勒的耶稣-玛利亚的儿子和上帝的儿子的历史的，具体的身体复活所作的历史见证。
7. 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其告诉我们，我们的历史是线形的，它有一个开始，也将有一个终结，有发生在历史终局的确定的末世论的事实。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再来，最后的审判，和在历史终局的新造。基督徒的希望有一个“既济与未济”的似非而是的特征：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生平，被钉十字架和复活中，新的末世论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它将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实现。





